
从步武到开新：明清时期石湾陶发展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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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模仿是创造的起始，但在艺术创作中，不能仅对前人作品或其他优秀作品简单复刻，而需基于现状对

范型和自身作品作深入思考，进行扬弃后再立新。 明清时期是石湾陶高度繁荣发展的阶段，其品类、造型、工艺、釉
色和装饰手法都呈现出兼容并包又具创新的特点。 模仿只是手段，绝非目的，石湾陶工在对其他窑口进行有选择

的模仿借鉴后，逐渐在实创中赋予了石湾陶新风气，彰显出“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美”的“石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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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陶瓷品类丰富，风格多样，既隐含着不

同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又记载着迥异的文化传承

脉络，且能映现出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陶瓷艺术的

交融互鉴。 据考证，自新石器时期始，石湾一带已开

始生产陶器，唐宋时，产量颇具规模，至明清时，石湾

陶日益繁盛。 石湾窑自明代始进行大规模的艺术陶

瓷创作与生产，随着海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国内市

场的愈加繁荣，逐渐开始对历代各名窑、特色窑的产

品进行模仿借鉴，甚至因擅仿钧瓷而名满天下，被称

为“广钧” “泥钧”，学界亦普遍认为其是“广窑”的

代表。 明清时期的石湾窑积极地从其他窑口的陶瓷

艺术中汲取自己需要的形式结构、装饰语言等元素，
后再进行有机地分解、重构和再造。 正是这种源自

传统的艺术观念与审美品格，又扎根于实践中的模

仿与借鉴，塑造了石湾陶“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

美”的“石湾精神”。

一、明清时期石湾陶之繁荣盛况

入明以后，广州逐渐恢复其对外贸易的核心地

位，毗邻广州的佛山地区商业亦日趋繁荣，极大地带

动了石湾的手工业尤其是陶瓷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

的文人墨客在记录广东风物时，对石湾陶多有提及。
清范端昂《粤中见闻》载：“南海之石湾善陶。”“备及

工巧，通行二广。” ［１］ 清屈大均亦在《广东新语》卷

十六中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
‘石湾 （缸）瓦，胜于天下。’” ［２］ 另，嘉庆时林绍光

在《拟公禁石湾挖沙印砖说略》中也描述了石湾陶

业的生产规模与从业人数：“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

十居五六。”①由此可见石湾陶业生产规模之大、从
业人数之多以及发展之蓬勃。

在此时期，石湾陶的烧造工艺得到改良，如正德

年间由“文灶”改建的南风灶，窑工通过改变窑炉结

构、增加窑内空间、提高装烧密度等手段大幅提高了

窑炉烧造能力。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们在长期的实

践中探索出一套更科学的装烧方法，根据胎质、釉料

的不同，合理配置窑内空间，可在一窑中满足器物不

同的烧成需求，最终达到作品预期效果。 釉料装饰

方面，石湾窑大量仿制钧釉产生的蜿蜒交渗、变幻莫

测的窑变效果， 《竹园陶说》中载：“陶器上釉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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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曾出良工仿制宋钧红、蓝窑变各色，而以蓝釉中映

露紫彩者为最浓丽，粤人呼为翠毛蓝，以其色甚似翠

羽也。 窑变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红色次之。 今世

上流传广窑之艳异者，即此类之物也。” ［３］

明代石湾陶的品类逐渐增加，除常见的炊煮器、
饮食器、盛储器等日用陶外，大量原创的艺术类器

皿、人物动物陶塑、微陶塑，以及园林建筑用陶百花

齐放，其中尤以陶塑类最为突出，装饰时兴，功能性

和艺术性兼而有之，因而取得极好的市场回馈和较

高的艺术成就。 《南海乡土志》中载：“缸瓦，由石湾

运省。”“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行销于西北江，
钦廉一带及外洋各埠。” ［４］ 可见当时石湾陶交易额

之大、市场之广阔。 大量的陶瓷贸易扩大了石湾窑

的产量，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石湾陶的发展。

二、石湾陶的步武之路

１．釉仿宋钧始有明广钧

北宋时期，河南禹州神垕镇创烧出一种以铜金

属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釉层浑厚、乳光莹润，极
富层次感，其釉色以天青、月白为主，亦有天青挂红

彩、天蓝挂红彩等简单窑变釉色，紫、蓝、红等各色交

错掩映、妙趣天成的窑变釉效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

力，在明清时声名显赫，各地仿钧之风颇盛。 其中，
石湾窑在明清时期为了迎合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烧
造了大量仿钧器物。 石湾窑仿钧釉以蓝色为主基

调，红、紫、白等各色穿插点缀，窑变效果极佳，流光

溢彩，受世人瞩目。 正如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
中描述：“广窑又名泥均，盖以胎骨系以乌泥制成，
而仿宋均青色之釉汁也。 然多淡青带灰，于灰釉之

中露出深蓝色之星点，或如云斑、霞片，颇呈异彩，视
彼窑变泪痕者犹似胜之。” ［５］可见，明清时期仿钧釉

是石湾陶的主流釉色，在模仿、借鉴宋钧方面相当有

水准，亦具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陶器造型方面，
石湾陶也对钧瓷造型有研究并借鉴。 对比故宫博物

院馆藏的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与石

湾窑《仿钧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以及钧窑《鼓钉

三足洗》与石湾窑《仿钧釉鼓钉三足花盆托》等，它
们在器物造型的轮廓线条、比例尺度和装饰细节上

皆有相似之处。
２．形鉴三彩成就石湾塑

除了对钧瓷釉色特点、形态造型进行模仿借鉴

以外，我们亦可从部分文献记载和装饰工艺特点等

方面发现石湾陶与唐三彩之间的借鉴关系。 唐三彩

是用低温铅釉技术烧制出的以黄、绿、白三色为主，
蓝、赭黄、浅绿等色为辅，各色熔融交错、鲜亮斑斓的

低温铅釉陶。 唐三彩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当时受

到欧、亚、非等国外市场的青睐，大量三彩瓷通过广

州港输出，因此，石湾陶工可以过手大量三彩瓷作

品，耳濡目染之下，不可避免地将其艺术特点嫁接在

石湾陶上。 细观石湾陶中技法最精湛、成就最高的

人物陶塑，与唐三彩中人物俑的成型、装饰技法异曲

同工。 工匠们亦是通过模印、捏塑、按贴等手法塑造

各色人物形象。 其人物陶塑的表面装饰，根据不同

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性格特点等施以不同釉彩，面部

及手足处皆露胎不施釉，烧成后即用墨彩对五官、神
态进行深入刻画，人物个性突出，形神兼备。 由此可

见石湾陶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善于在深入了解其他

窑口出品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取长补短，挖掘出

对自身作品的理解与再认识，力求构建新的陶艺语

言体系。 正因这种频繁多元的互动交流，并在有选

择的模仿及借鉴基础上进行扬弃，最终造就了石湾

窑独特的风格面貌。

三、石湾陶的开新之路

１．色之变

复制与原作一模一样的陶器绝非石湾陶工的最

终目的，石湾陶工一边有意识地吸收原作的精髓，一
边积极探索石湾陶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作为商贸繁

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民窑，石湾窑需要敏锐地感知

市场需求，紧跟市场潮流，且需在降低成本的情况

下，提升产品竞争力。 因此，在配料制釉工艺方面，
石湾陶工善于就地取材，将材料的应用发挥到了极

致，在保证艺术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成本。
如制作基础釉的原料，最开始是利用人们生产生活

中产生的谷壳灰、稻草灰和桑枝灰等自然原料，陶工

们将这些草木灰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制成一种水白

釉，对粗糙的陶胎有较强的遮盖作用，亦有较好的乳

浊效果，烧成后莹润细白。 再后来，制作基础釉的部

分草木灰原材料逐渐被石灰石代替，含铁量稍高，釉
面效果略显深沉，二者成本都很低廉。 呈色剂的选

用也很符合石湾陶瓷的“成本智慧”，陶工们将含有

丰富铁元素的河泥泥浆去除杂质，加工以后作为呈

色剂，配合基础釉的使用，成功烧制出日用陶器常用

的黑釉和酱黄釉。 另明清时期的佛山手工行业较为

发达，这些手工业作坊产生的大量铜、锡、铁、铅等金

属废料也被充分利用。 制釉原材料的不同，在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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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造就了石湾陶釉色品种的多样化。 陶工们利用其

丰富的制釉经验，选用多种本土原料，研制出成本极

低，但颇有地方特点和创新色彩的釉色［６］ 。
第一，釉色新。 在长期的陶瓷贸易中，石湾陶工

发现，偏蓝色系的窑变釉更受市场的欢迎，故没有照

搬钧瓷的偏紫色系窑变釉，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研
发出大量蓝色系窑变釉产品，并取得“钧窑以紫胜，
广钧以蓝胜”②的赞誉。 因此，石湾釉色虽仿钧，而
不全似钧，它在窑变釉的呈现上更加贴合市场，釉面

效果层次多元，可谓“仿中出新”。
第二，窑中釉变。 石湾窑仿钧釉，仿的是钧瓷窑

变釉幻化万千的效果，在模仿的基础上，石湾窑将

“变”发挥到了极致。 其变化多端，气象万千，与钧

瓷迥然，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诸多变化的釉

色中，石湾窑成功研创出诸如石榴红、三捻红、铁锈

红、胭脂红、珊瑚红、翠毛蓝、雨洒蓝、溶洞釉、虎皮斑

等代表性釉色［７］ ，形成了石湾窑变釉的特色体系，
深刻诠释出石湾陶融会贯通、力求开新的精神内涵。

第三，形于色合。 钧瓷极注重陶瓷形态与釉色

的相互协调与映衬，造型追求古雅大方，无过多装

饰，不追求繁复。 石湾窑注重釉色特质与器物造型

相协调，尤其是端庄沉稳的古典器型，讲究轮廓线条

的设计，长短、曲直、张缩和虚实的变化，简洁的线与

干净的面给色釉提供了一方极适宜展示的“舞台”。
在陶塑人物的釉色表现上，衣纹多施流动性强的窑

变釉，成瓷后的釉面交错闪动，能显示出人物衣袂飘

动的动态美。 因形施釉，使得器物主题与釉色相得

益彰，增强了石湾陶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２．形制之变

自明始，石湾窑陶瓷生产进入大繁荣阶段。 此

期间，石湾陶业已由天启年间的八行，细分为二十四

行，所生产的陶器品类有上千种之多。 其中，器皿类

占比大，有瓶、壶、洗、炉、尊等，多是文房用品和陈设

用具，用色凝重浑厚，工致典雅。 亦有石湾工匠通过

捏塑和模印的手法创新设计的仙、佛、道、寿星、罗
汉、市井百姓等人物陶塑及各式动物造型。 人物行

走坐卧，朴素率真，动物题材广泛，百态皆具。 石湾

陶塑得到长足发展与石湾陶泥的优质特性密不可

分。 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等地区常用的较细腻

的瓷泥原料不同，石湾陶塑多用陶泥创作，陶泥韧性

较强，干燥时的收缩率低，所以成型后不易变形和开

裂，易于塑造出精致的细节，如细致入微的人物面部

表情、不同质感的衣物褶皱等，为石湾微陶塑提供了

良好的工艺材料基础。 陶塑作品在表现人物时，面

部、手足处的露胎，展现出陶泥深沉的坯体颜色和粗

糙的质感，尤其在表现苍劲或者显露筋骨的罗汉、铁
拐李等题材时，人物显得更自然古朴，浑然天成。

基于稳定的陶瓷原料基础，石湾陶也被广泛应

用在园林建筑等室外场景中，如瓦脊、花窗、栏杆等

多有烧造。 其中，陶塑瓦脊艺术成就最高，是岭南传

统建筑装饰的典型代表。 陶塑瓦脊曾在两广、港澳

及东南亚华人地区风靡，大多为实力雄厚的寺院、会
馆订造，能充分彰显这一时期的主流审美趋势和文

化特征。 今天看到的佛山祖庙三门正脊上的陶塑瓦

脊实物遗存，是由石湾“文如壁”店于光绪年间制作

的，工艺精湛，技法高超。 设计制作瓦脊时，石湾陶

工擅从粤剧情节中提取部分创作内容与形式，结合

世俗生活情境，积极捕捉生活中有趣的动态美，自发

创造出功能美与艺术美无比契合的陶瓷艺术新样

式。 一般采用高浮雕形式的表现手法，画面具有情

节性和连贯性，层层叠加。 分段烧制后，安装在屋脊

之上，长度几米至几十米皆有，排列紧密却错落有

致。 其设计精妙、制作考究、色彩华美，不仅体现出

石湾陶塑精湛的技艺，也凝聚着岭南传统文化的丰

富内涵，综合体现了石湾工匠对陶塑技艺的创新意

识与有效探索。
３．匠心独运

石湾陶塑造型生动传神，无论动物抑或人物，塑
造都追求个性化，装饰技法独具匠心，成就极高。 石

湾动物陶塑有施釉和素胎两种装饰类型，其中素胎

陶塑的胎毛技法最具代表性。 胎毛技法是由清中晚

期著名的陶塑家黄炳所创，为石湾窑独有。 此技法

是将宋元时期禽鸟画作中细腻的工笔技法移植到陶

塑动物的创作上，先精准造型，再依据动物的生理结

构，用钤、划、啄、压等技法在素胎表面雕琢出动物皮

毛的效果，纤毫毕现，栩栩如生。
除动物题材外，无论是瓦脊还是案头的人物陶

塑，其艺术形态都极具辨识度。 石湾窑工对岭南地

区市井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总结提炼出岭南

人的形体特征、样貌特点，并将这些特征有意识地夸

张，然后鲜活地刻画在石湾陶塑中。 因此石湾陶塑

人物形象既世俗化、生活化，又具艺术表现力，引人

入胜。 在人物造型装饰上，衣物依据题材本身特点

施用不同的釉色进行表现，釉面酣畅淋漓，写意性很

强。 自由流淌、千姿百态的釉色能给观者带来无限

想象空间，而面部、手足等处的裸胎则呈现出陶泥本

身的粗糙质朴。 烧成后，再用墨彩对人物五官进行

细致描绘，写意和写实之间有意味的对比，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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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隐匿的平衡，表达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有无相生，
虚实结合。 这种虚实对比给作品带来了生机，形成

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使作品充满意趣神韵。

四、石湾陶的兼收并采与融通开新

石湾是典型的民窑陶瓷生产基地，窑厂也基本

属于民间小规模的经营。 正是因其民窑的身份定位

和较小的生产规模，石湾窑的生产可以灵活变通，自
由转向，陶瓷的创作题材、造型、釉色和纹样装饰等

亦没有过多官方程式化的规定与制约，而是围绕着

贸易反馈和市场用户需求进行制作，这给石湾陶工

提供了相对自由开放的创作土壤。
在繁荣的市场贸易刺激和宽松的创作背景下，

石湾各个民窑不仅在釉色、造型和装饰技法上模仿

钧瓷、三彩瓷等，对于其他的艺术门类也善于吸纳借

鉴，为其所用。 如将粤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
亭台楼阁的布局等融入瓦脊的创作，使得瓦脊陶塑

贴近生活且不失灵动；在陶塑局部墨彩表现手法上

汲取传统国画中工笔技法之精髓；在花鸟、虫兽和人

物韵味的表达上则受岭南画派的影响，色彩明艳，具
世俗生活气息。 石湾陶工始终明确“模仿与创造并

不矛盾。 模仿是人的天性，创造也是一种天性。 所

以，模仿与创造都属于生命固有的本性，它们也并不

是对立的。 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端点，从模仿到

创造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一个连续体”，
“模仿可以将人带进创造过程，模仿是创造的起始

阶段” ［８］１２２。 石湾陶工们并非仅做简单机械的重

复和流于表面的复制，而是将模仿当成一种手段，更
多的是思考其他窑口陶瓷与自身作品发展的互鉴关

系，寻求石湾陶的特色发展之道。 他们根据石湾陶

泥、釉料的特点，因地制宜，尝试创新，“置入一种创

造的冲动，置入一种超越的意识” ［８］１２３，并最终超

越模仿，拥有了独特的形式语言。 因此，石湾陶既是

功能的，也是审美的；既是摹古的，也是标新的；既是

模仿的，也是创新的。
潜藏在石湾陶艺术背后的风格形成以及艺术转

换模式，正契合广义艺术创造学的规律，尤其是从模

仿到开新这个循序渐变的过程，是以过去时代的或

其他风格陶瓷艺术中所积累的经验和传统作为自身

发展的基础，同时用新的思考角度、创作题材和工艺

手段丰富当前的艺术创作。 石湾陶工在模仿中融

汇，在借鉴中开新，体现了自我价值，展现出时代精

神，亦成就了石湾窑在中国陶瓷史上重要且独特的

地位。

注释

①道光《南海县志》卷之七，《舆地略三》，转引自方志钦、蒋祖缘主编

《广东通史》（古代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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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参考文献

［１］范端昂．粤中见闻［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６４．
［２］李育中．广东新语注［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０５．
［３］孙彦．古瓷鉴定指南：３ 编［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３：９３．
［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

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明清佛山碑刻文

献经济资料［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４６．
［５］许之衡．饮流斋说瓷［Ｍ］．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５．
［６］纪文瑾．石湾窑研究［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２４．
［７］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编纂委员会．大辞海：美术卷［Ｍ］．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８７．
［８］燕良轼．中国文艺心理学思想史［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ｗａｎ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Ｓｈｉｗａｎ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ｇｌａｚ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ａ ｍｅａｎ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ｍｏｕｓ ｋｉｌｎｓ， Ｓｈｉｗａｎ ｐｏｔｔｅｒ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ｗ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ｂｓｏｒｂ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ｏｎ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ｉｗａｎ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何　 参

４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